
 

北京作家与房山之缘 
张玉泉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初至上世纪末，曾有多位北京作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之下，在房山或深入生活，

或专题采访，或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搞“四

清”，或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他们人生历程中，曾有

一度与房山人结缘，他们深感房山的山青水绿、人气十足，

和房山人摸爬滚打，与房山人休戚与共是幸运的。许多房山

人和事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他们又用妙笔去打动别人。他

们与房山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瓜葛。 

几十年来笔者因喜欢文学，一直关注那些北京作家在房

山的行踪。由于条件限制，所掌握的情况十分有限，再加上

时间久远，难免以一漏百，敬请谅解。 

一、下放劳动的作家 

浩然是房山的干部群众比较熟悉的农民作家，他一直

“坚持写农民，为农民而写”的方针。他跑房山最勤，相对

待得时间最长，他的成名作《艳阳天》曾影响过房山的几代

人。50 年代末，北京市农业战线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比、学、

赶、超的运动。1958 年夏收，城关公社北市村的小麦亩产过

“黄河”，超了当时北京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南韩继村。

浩然于当年夏末深入到北市村调查了解北市村小麦亩产是

怎么超南韩继的？采取了哪些有利措施？他写出《北市人迈

开了大步子》的报告文学，回答了这些问题。刊载在下半年

《北京文学》上。那时我刚认识浩然。他当时住在房山东街

原县委财贸部北院北屋里。后来他又与赵日升、（房山文化

馆工作）苏宝敦去岗上大队采访全国劳模吴春山。 



60 年代初，他只身深入到房山的红菓之乡南尚乐公社广

润庄采访，深入到当时全国劳模杜宝珍家里，同他同吃同住

同劳动。他发现老杜的结发妻子与他相濡以沫，从许多细微

之处倾心关照丈夫起居饮食。浩然深受感动，终于写出了一

篇脍炙人口的小说《妻子》（见浩然小说集《春歌集》）情

节生动，感人至深。 

“文革”中北京作协被解散，大批作家下放到京郊劳动，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浩然下放到周口店公社新街村，（据

我老家二里地，使我有幸多次接近他）。在那里他同干部群

众水乳交融，同吃同住同劳动，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他甚

至把患严重传染病的干部接到自己家中治病，让老伴伺候。

他在新街下放劳动的两年中，我和另一位青年成了他文学知

音，是他引领我们走上文学道路。在新街他几乎成了大队的

秘书，帮他们起草文件。写大批判稿件，写黑板报，写汇报

材料，编文艺节目等。 

70 年代初，他恢复工作回到作家协会，曾几次应邀到房

山给业余作者授课，培养文学新人。1973年初冬他到房山文

化馆连续三天讲写作课，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受到广大文艺爱好者的好评。 

改革开放初期，他又深入到十渡文化站，继续写他的反

映改革开放后农民生活新变化的长篇小说《苍生》。在那里

生活非常艰苦，每顿饭都要自己动手，常常是一日两餐，每

餐一菜，真可说得上“吃的是草，吐的是奶”，通宵熬夜是

经常的。一次我去十渡文化站看他，他显得很清瘦且疲惫。

回来时让我把他半麻袋书稿带回，嘱我有机会给他送到家去。 

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写完计划生育故事集《太阳在

心底燃烧》之后，他像老师批改学生作文一般给我修改后，

他又作序。他在序中大力鼓励我：“他的工作是一流的，作

品也是一流的，让人一看就能抓着读者的心。”这极大地激



发了我的创作热情。此外他还多次给我题写书名，如：《周

口店往事漫记》《张坊风物》《精美的石头会唱歌》等等。

我对他的支持和鼓励一直心怀感激。在他重病期间我去医院

看他，逝世后我曾写悼念文章在报上发表，后被他女儿收集

在《浩然纪念集中》。他在房山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不磨

灭的印象。 

管桦，房山人也应认识他。早在 60 年代初期，他就爬

上了房山的小西藏蒲洼最高的山峰，当时农业学大赛的典型

富合，在那里他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下报告文学。同时还辅

导了小青年刘金绶写出《富合姑娘》的报告文学，登载当年

的《北京文艺》上。 

“文革”前夕，他和原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在良乡镇黄辛

庄村体验生活。后来他又隐姓埋名到良乡蚕农场潜心创作，

完成了抗日战争题材的巨著《将军河》。直到离开场子时农

场职工们才知道他就是写《英雄小雨来》的著名作家管桦。 

1970 年至 1972 年，“文革”后期管桦夫妇又下放到良

乡镇詹庄和鱼儿沟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管住在

生产队饲养室，同饲养员同住一室，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每天早出，背粪筐去拾粪，白天到园田拔草。有时夜里还给

老饲养员炉红薯吃，帮他喂牲口。 

时任良乡公社党委书记的李丙田曾两次调他到公社机

关当参谋、分管全社下放干部，都被他婉言谢绝。他真心愿

意待在基层，扎根在群众中。在詹庄村的劳动生活给予了他

深刻影响。 

1972年底，他调回北京作家协会，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他

曾多次回房山，或参观，或视察。在参观云居寺时与时任房

山文物局副局长的苏宝敦有过较深的接触，并给他留下了墨

宝。 



1998年底，我陪时任房山区人大副主任的李丙田同志去

管桦家看望他。得到了他们夫妇热情接待。当时我正想写以

一篇《管桦夫妇在良乡》的文史稿件，就顺便引导他们提供

在良乡下放劳动时的一些情况。他们忆起在良乡下放劳动的

往事，正是我感兴趣的资料。我的文史稿形成后曾寄给管老

审定。 

雷加，（原名刘涤、刘天远）也是资深老作家，1939 年

后任延安文协秘书长，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半月随

笔二集》曾获鲁迅文学奖。他于 1972年至 1974年下放到石

楼公社石楼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是下放干部组

长，参加大队领导班子工作。他整日跟社员群众一起劳动，

除到田园、场院劳动，就是下到大田中，干力所能及的活茬，

跟社员打成一片。他细心观察了解各行业各种性格的人。在

后期的作品中能找到当地农民的影子。 

我没能近距离接触过他。有次下乡去石楼大队，干部们

在开会，他没列席班子会。我打听老雷在否，不巧他回市休

假了。虽未能接触过他，但对他的文学成就或多或少地了解

一些。如果接触了他，我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也不会谈

过去的创作情况。没机会接触他、熟悉他、只好做罢。 

以上三位实力派作家，文革前后都曾出任过北京市作家

协会副主席、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在北京文坛是

举足轻重的人物。 

早在上个世纪“文革”前后，我还曾有幸了解或接触过

一些名家，对他们的情况也是一知半解。如上世纪 60 年代

初著名的剧作家杜印夫妇，曾下放在岳各庄村劳动锻炼，他

们笔名叫林金，代表剧作有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等。 

二、搞“社教”运动的作家 

吴伯萧是我在上世纪 60 年代“四清”运动中认识并熟

悉的老作家，那时我有幸分到河北公社和高教部干部组团，



搞“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财务）运动。

高教部教育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著名的散文家吴伯萧先生任

檀木港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在延安时期写的散文《一辆纺

车》早就编入中学课本。可惜的是那时一门心思只抓“四清”，

免谈文学创作，哪怕工作之余，人家也回避谈文学。一次我

在檀木港村与吴老一起劳动，曾提起他的文学成就，老先生

表示沉默不语。我很难堪，再也不敢提起这个话题，就这样

我遗憾地一次次错过向他探讨文学创作的机会。但我相信这

段热火朝天的生活对他后期创作一定会产生深刻影响的。 

陈昌本，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1976年底粉碎

“四人帮”后曾派往我区琉璃河公社开展路线教育工作，约

8 个多月。那时我正在该公社任副职，与他有过较长时间的

接触，只觉得他工作热情极高且肯干。对群众非常亲热，给

我的感觉很好。然而，我一直不了解他是个小说作家，在公

社工作之余，他总是深入到村民中去聊天（搜集创作素材）。

他发表在《十月》杂志（81 年 4月号）上的小说题材就取自

于琉璃河公社福兴村王家。搜集创作素材活动，是秘密进行

的。平日他不显山、不露水。直到他的作品发表出来，并出

版了“希望文学”丛书《花脚王开棺》，我见到了书，才恍

然大悟，陈昌本原来是较有成就的作家。该书收集了他中篇

小说两篇，短篇小说 7篇，约 16万字。 

在该书后记中他说：“我的根的确在农村，我的魂的确

在农村。我不该把根挖出来……而应该深入农村使自己的魂

不丢。这本小说集就是我追求的产物。读者可以从书的人物

身上寻觅到故乡亲人，京郊朋友的面貌……” 

三、与房山有瓜葛的作家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著名作家。作品颇丰。在我的

印象中，他重新复出文坛后似乎没来过房山，但他在房山业

余作者的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不少同志都熟悉他，有的



还得过他的辅导，或指点。90 年代初，笔者写完民间故事集

《京西风物典故》，曾由时任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的赵金九老

弟领我去绍棠家请他作序。绍棠夫妇待人诚恳热情。不久他

就写完了序言，并寄给我。他在文章中颇有建树地指出：“我

喜欢张玉泉的作品，是因为我和他都心悦诚服地拜民间文学

家为师，向民间文学求艺。”他还鞭策自己：“工作之余，

倾心写作，几年来，年年有成果，这在基层领导干部中是很

难得的，这也是自我人才开发，阳关大道，前程似锦。” 

林斤澜，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浙江温州人。60

年代初曾任过《北京文学》主编，出版过小说、散文集多部。

是北京第三届文学节终身奖获得者。60 年代曾在我区山区下

乡蹲点体验生活。1965 年他在了解黄山店供销社背篓商店先

进事迹的基础上，又对房山乃至京郊学“背篓精神”的情况

深入调查，写出《背篓精神开新花》的纪实散文，发在当年

《北京文学》杂志上。他在文章中说：“从这个深山小店里，

看到了北京到处在学习背篓精神。是学着又创造着，是赶着

又超着。从此一步步跨出了商业范围，成为一种精神，在社

会上行走……”他的文章在传播和弘扬“背篓精神”中起到

了推动作用。同时他还在《新居》的一篇散文里，描绘了我

区邮政系统的先进人物、铁脚板任成水的事迹。80 年代初他

曾到燕山给燕化业余作者授课，给人印象深刻。80 年代末，

他曾与作家赵大年到韩村河、十渡参观访问，写出了散文《轻

重小驴车》，道出了“这条山沟通延安”的感情！表达了他

对十渡人民的无限深情。 

还有一位资深编辑、散文作家李凤翔。他原为北京日报

副刊编辑。后调入《北京晚报》任副刊部主任，该同志为人

为文都是最好的。在职期间他经常跑房山，跟房山的新老作

家、撰稿员混得特熟。他很平易近人，接近群众，脚踏实际

为我区广大业余作者做了不少嫁妆衣。房山业余作者所以有



较强的实力，这与他的帮助不无关系。早在 1998 年初，凤

翔曾为我和王洪钟合写的《良乡风景名胜》一书写过序言：

《文友的祝贺》。文中他十分热情地说“我为玉泉老兄又有

新的写作成果而高兴”“我们是相识几十年的老熟人了，那

还是 70 年代早期我在北京日报文艺部当编辑时……到京郊

各县跑的活儿基本上都我的。”他说： “玉泉在县、社工

作几十年，酷爱写作，因而我们联系一直不断，他每次出书

都送我一册。”文中他向笔者祝贺。又鼓励笔者继续努力。 

另外，《京郊日报》原副刊编辑、老作家王保春先生在

任期间，也曾多次跑房山，一是给业余作者讲写作课；二是

找业余作者约稿或面对面的改稿，密切房山业余作者的关系。

1985 年我在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工作期间，保春曾在《喜鹊》

副刊上开辟了计划生育题材的作品专栏，既有力地宣传了计

划生育工作，又培养了一批业余作者。所以他也算与房山有

瓜葛的人。 

四、房山籍的北京作家 

房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在这里成长或走

出好几位知名作家，如苗培时、赵日升、刘文田、许谋清等。 

苗培时，房山坨里人，早年毕业于我区长育（洪寺）高

小。中学时代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到延安，是个

大名鼎鼎的大众文学家，然而我始终没拜读过他的作品。直

到上世纪 70 年代初，才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他的长篇小

说《慈禧外传》连载。在这部作品中，苗老栩栩如生地刻画

了慈禧从青春少女演变成女皇，主宰朝政 47年的独特经历，

描绘了朝廷内触目惊心的斗争。情节跌宕。 

改革开放后他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1992年“十

一”房山报创刊时，他在创刊词中说“房山是我的故乡、我

的祖居之乡……我是喝房山的水，吃房山的粮长大的……房



山养育了我”晚年的苗老竭力回报家乡，为家乡做了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如参与贾岛祠的修复，热心公益事业等等。 

赵日升，本区韩村河镇大次洛村人，诗人，小说编辑。

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分配到琉璃河中学任教，

那时我在琉璃河公社工作，一度交往密切。后来他调任房山

区文化馆从事“大房山报”“房山文艺”的编辑工作，为辅

导业余作者做过许多工作，后调入北京从事专职小说编辑工

作，曾出版过《岁月之窗》等诗集。 

许谋清，浙江省晋江人，美术学院毕业，他虽然不是房

山籍人，但在房山文化馆工作多年，对房山的风土人情、人

文地理，了如指掌，生活根底较深，故此调入北京后潜心进

行小说创作。作品格调新颖，引人入胜。这跟他多年扎根房

山不无关系。因此也把他列入房山籍作家。 

刘文田，本区窦店镇卢村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创作

系，后供职于北京电视剧创作中心。曾在《北京日报》上发

表《烙饼队》等。改革开放初他曾以房山城关镇马各庄村蔬

菜专业户袁景春为原型，创作了电视剧《犟种》，而蛮生京

郊。他是个很有个性的“犟种”。以后又写了不少有影响的

剧作。 

此外，在房山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还成长出一批草根作

家，他们虽然土生土长，但也是名符其实的北京作家。（有

的成为全国名作家），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房山区文联主席史

长义。他们为实现房山的“三化两区”建设，共筑中国梦，

一直笔耕不辍。 

总之，无论北京作家或土生土长的北京作家，无论以何

种名义，何种方式或完成何种任务，他们自始至终沿着一条

轨迹，贯穿一条红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深入生活”、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们把目光转向了乡野，亲吻房山

这块热土，欣赏着这里的一枝一叶，关照着这里各色各样的



人生，由于他们对房山的乡土物事耳濡目染，从而使他们笔

下的人物、事件就有了别样的气息和绵长的厚味，他们的创

作自觉不自觉地便植根本土，融入了乡俗。从而创作了大量

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作品。这便是房山给予北京作家的厚礼。

也是北京作家们对房山的丰厚回报。一句话：北京作家与房

山有缘。 

 

 


